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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常见疾病
诊断准确，处方用药自如
合理，人称“童医”。长大
后，李翰卿在本村小学教
书，每有闲暇便为人看
病，方圆十里渐有名声，
求治者盈门。任何年代，
任何人，兴趣都是最好的
择业导师，李翰卿天生就
是做医生的。

1919 年，李翰卿 27
岁，风华正茂，被灵丘县
推荐参加省立医学传习
所全省首次招考，轻松摘
得头名。

省立医学传习所由
阎锡山独立创办，1919
年 8月成立，位于太原精
营东二道街，即今山西医
科大学第二医院所在地，
是川至医专前身。1917
年，阎锡山执掌山西军政
大权，大力推行“用民政
治”，提倡发展民德、民智
和民财，社会比较安定、

生产有所发展，获誉“模
范省”。山西暂时平宁，
河南、山东、河北等邻省
的灾民大量涌入，寻求安
居乐业之所，其中不乏名
老中医。省立医学传习
所创办之初，“以中医为
主，兼授西医，以期发明
中国医理，改进中国医
术”，但在当时中医正遭
受前所未有的打压，“废
止中医论”甚嚣尘上，省
立医学传习所并未得到
国民政府的承认。西风
渐进，山西中医不可能
独善其身，不过，李翰卿
还是接受了相对完整的
中医学教育。 1932 年 1
月，阎锡山重新出任太
原绥靖公署主任，提出

“自强救国”“造产救国”
等口号，又想起他这个
没 有“ 准 生 证 ”的“ 儿
子”。阎锡山素以“中的
哲学”立身，遂将省立医

学传习所改建为私立山
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阎锡山字百川、伯川，所
谓“川至”，暗含百川恩
泽所至之意。阎锡山亲
任董事长，学制由三年
改为五年，教学内容由
中西医结合改为纯西
医，附属医院改称川至
医院，留日归国西医博
士靳瑞萱担任校长兼医
院院长。

高头村的老人们聚
到一起，还是爱说什么，
人要积福哩，行善哩，有
德行总有好报。

每当这个时候，就会
有人顶着问：那你说，庆
和积了啥福？有啥德行？
死得和神仙升天一样。

那人一下子就噎住
了，再也说不出什么。

乡村恶人

要说高头村最厉害
的主儿，那是兵孩带兵两
兄弟。

兄弟俩的老爹，就是
个硬茬子，当过兵，落过
草（当强盗）。老一辈总
想，下一辈子撑住门户先
要恶，要狠，不能了，就给
两儿子取了刚强暴烈的
名字。景家巷，景兵孩，
景带兵，赫赫有名。其实
这兄弟俩从来没有当过
兵，带过兵，但这名字让
人一听就怕。

村里村外，都知道这
兄弟俩在高头村没人敢
惹。景家巷最能打架，就
因为有这兄弟两个。打
仗亲兄弟，这兄弟两个也
真是亲骨肉一起上阵。
但凡哥要动手，弟弟肯定
帮着，弟弟要上手，哥也
不含糊。人们说，其实这
兄弟俩，不见得多么强
壮，他们吓住众人，就是

靠的又硬又愣又横。二
话不说，上手就打，村里
人一看这个架势，咱不招
惹这号厉害的，先就躲
开，于是他们赢了。打不
赢呢，靠的是死缠烂打，
不赢了不松手。你输了
算了，你赢了，跟到你家，
一口一个，我知道你今天
把我打了，你打呀，你打
呀，打不死不是你妈生
的，一边说一边伸出头往
你怀里犁，你要不理，一
天赖着不走。好人谁架
得住这个，算了算了，认
了倒霉算了。

村里也有不怕这两个
兄弟的，那就得自己也耍
横才行。巷头有人说，我
不怕。你不怕，带兵找上
门来寻碴儿，两人巷道上
扭成一团，一个时辰分不出
高下。眼看大雨来了，两个
人不停手，还
在撕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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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阳走出的“小朋友”
百年前的浙江东阳李宅镇，是一个有

500户人家的江南大镇。神坛街有一户周
姓农家，1922年，家里诞生了一个男孩，排
行第六。东阳话里，“六”与“鹿”同音，家里
人叫他“大鹿”“鹿鹿”。

在大鹿的记忆里，小时候，自己家的门
口，常年挂着一张“诗礼传家”的斗方。对
六兄弟，父母有个要求：每个孩子至少读到
小学毕业。大哥读过《聊斋志异》，一有空
就给大鹿讲蒲松龄笔下的奇闻逸事。五哥
槐庭和大鹿相差三岁，对他影响最大。除
了结伴上学，他俩还会参加一些简单劳作，
采棉花、摘丝瓜，干完农活，就在田间嬉戏，
时常带些会蹦会跳会唱歌的小动物回家。
童年的大鹿没有写过诗，但与阅读、大自然
做朋友的时光，就是一首永远写不完的诗。

读了几年私塾之后，周家父母把槐庭、
大鹿两兄弟送进了李宅小学。在李宅小
学，大鹿学唱的第一首诗，就是登在《小朋
友》创刊号上、由陆费逵作词的《小朋友》。
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爱看《小朋友》杂志的
周大鹿小朋友，后来成了一位叫圣野的诗
人，成了《小朋友》的主编。

圣野对孩子、对童诗的爱，如痴如醉。
在童诗界，大家都知道，只要哪里有儿童诗
的活动，请到圣野，他一定会去。2017年，
96岁的圣野还曾回到故乡、母校，和孩子
们一起写童诗、朗诵童诗，分享童诗带来的
快乐。

一晚上最多写了160首诗
圣野开始写诗，是在中学时代。
当时，金华中学为了躲避敌机空袭，搬

迁到了乡下。1941年秋天，圣野在金华蒲
塘念高一，到书局买了一本《诗创作》，读到
了艾青的诗，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他与高

中同学发起组织“蒲风诗社”，编印《蒲风》
油印诗刊，有一回，诗兴大发，一晚上连着
写了 19首诗。不久，他写了一首回忆童年
的诗，寄到报社。1942年 3月 23日，《前线
日报》“学生之友”版发表了这首《怅惘》。

对于自己走上诗坛的处女作，圣野后
来解析道：诗中的“我”和“羊”实际上暗喻
着现实和理想。从诗中的“我”与白羊相
亲、相爱的关系，不难感觉到隐藏于其中的
一份童心，感觉出当时的他带有进步的思
想与浪漫主义的文学气质。

高中三年级时，圣野的同学鲁兵从浙
南流浪回来，拿着一份自编自印的《岑风别
刊》作为见面礼。他们一起畅谈文学理想，
一起朗读珍藏在案头的手抄本：艾青的《透
明的夜》《大堰河，我的保姆》和田间的《给
战斗者》等。两人很快有了共同语言，自写
自刻自印，办起了油印的文艺刊物《岑风》。

1946年，在浙江大学师范学院英语系
学习期间，圣野与鲁兵一起参编《中国儿童
时报》，负责“自己的岗位”栏目——专门刊
登小朋友写的作品。为了帮助小作者提高
写作水平，编辑部展开“割胡子运动”。圣
野专门写文章告诉小朋友，要写自己的生
活和感情，用自己的语言来写，要是一副大
人腔，就像小孩子长了大胡子。

1949年 3月，圣野离开杭州，参加浙东
游击纵队金萧支队。新中国成立后，他在
部队从事文教宣传工作，同时继续着儿童
诗创作。1957年，圣野转业到少年儿童出
版社，举家搬至上海。年底，他从鲁兵手中
接编《小朋友》，直到 1986年离休。

离休后，圣野依然活跃在童诗界。除
了应邀担任《儿童诗》杂志顾问和《中国童
诗》名誉主编，指导全国各地几十所小学开
展儿童诗社活动，还先后和同伴们张罗了
八届全国小诗人夏令营活动。

在小诗人夏令营里，圣野一个晚上最
多能写 160首诗。因为 160个小营员个个
可爱，哪一个他都舍不得落下。

一个本子，一杆“枪”
圣野的床头，除了各种各样的诗集，还

有一摞垒起来的笔记本。那是圣野的“小
诗本”——“长只有两寸/宽不到寸半/本子
小/天地大/骑着诗马走天下”。

多年来，圣野有个习惯：哪怕已经入
睡，在梦乡里，只要想到什么句子就会立刻
摸出小小的笔记本记下来——“一个本子，
一杆‘枪’/还像当年游击战，枕戈以待旦”。

对圣野来说，诗就是生活。诗歌于他，
如影随形，分不清谁是形，谁是影。

“我对找上门的扑过来的诗，是毫不放
松的。”圣野说。吃饭时，脑子里突然来了
灵感，他把碗筷放下，先把想到的句子记下
来。家人说：饭菜凉了，能不能吃完再写？
他说：“饭凉了，能热一热再吃；诗凉了，就
再也不能回家了。”

对圣野周围的人来说，圣野可能就是
诗。张弘是在多年前中文版“芝麻街”的创
作会上认识圣野的。在她的印象里，那时

的圣野总是斜挎个包，笑眯眯地听着年轻
人说话。一周创作会，大家都要“交作
业”。张弘的一篇作品得到了大家的一致
肯定，圣野诚恳发问：“张弘同志，向你请教
一下，你是怎么构思出来的呢？”“那么圣野
老师，您能不能先告诉我，为什么你写诗，
随身总带着两本本子？”张弘反过来问他。

“一本是我自己写的诗，另一本就是把
我听到的、看到的你们的好诗都记下来！”
圣野笑道。

儿歌童谣可不是“小小儿科”
2009年，圣野被授予第 23届陈伯吹儿

童文学奖杰出贡献奖。“从 1942年春天发
表第一首诗《怅惘》开始，我写下了上万首
诗。我的这些诗，都是献给亲爱的妈妈，献
给扶我健康成长的党，献给最伟大的母
亲。”他的获奖感言这样说道。

今年春节前夕，在圣野家中举行了一
个特别的生日会。来自长宁区适存小学的
黄秋涵、蔡星凝两位小同学为圣野戴上了
鲜艳的红领巾，朗诵了他的诗歌《升旗》《火
车头是共产党》。“小板凳啊四方方/接在一
起长又长/条条板凳当车厢/小小乘客上车
忙……”清亮的童声点燃了圣野的诗情，他
也大声朗诵了一遍《火车头是共产党》。

对爱了一辈子的儿童诗，圣野有自己
的标准与理想。他说，某些作家、理论家把
儿童文学贬称为“小儿科”，把儿歌童谣看
作不屑一顾的“小小儿科”，忘了我们以诗
教著称的中国，历来都重视儿童歌谣的教
育和传播。“我们要通过童诗，把孩子培养
成一个有理想、懂生活，懂得爱周围的亲
人、朋友，爱自己的祖国的人。”

在圣野看来，儿童应该有能力成为儿
歌创作的主人，要鼓励他们提起笔来写儿
歌，信任儿童的天籁，让他们的奇思妙想、
稚言趣语，通过他们自己的儿歌充分展示
出来。“不要把诗和生活隔离开来，不要以
为诗是高不可攀的。要让小朋友生活在快
活的天地里，他们才能够写出诗来。一个
开放的天地，能使孩子感到温暖、感到快
乐，感到创造性的劳动是最快活的。”

写诗的时候只有三岁
在上海儿童文学界，三个为孩子们写

作的“老头儿”——百岁圣野，九十九岁的
孙毅、任溶溶是众人的“宝贝”。

孙毅写“圣野的诗”：是散步的诗，是休
闲的诗，是潇洒的诗，是快乐的诗；是不喊
不叫的诗，是静悄悄的诗，是无声的诗，是
眼睛的诗；是抬头望见的诗，是低头看到的
诗，是左顾右盼的诗，是耳闻目睹的诗；是
沉思的诗，是半睡半醒的诗，是痴迷的诗，
是梦里的诗；是小鸟的诗，是小兔儿的诗，
是小虾米的诗，是毛毛虫的诗……

圣野写“任溶溶拜年”：打来个电话，就
算拜年了/我们在电话里，说说笑笑，比上
门拜年更亲/你告诉我，属猪，猪比狗，更胖
一点/我能想象得出，你又胖又和气的，快
活的面容。任溶溶则说圣野——“对诗的
热情，世界第一！”

因为天真，所以不老。圣野说，自己写
诗的时候，只有三岁。“一般人是希望越变
越大越老成，我主张越变越小。我写的诗
也越写越小，原来是写给少年的，后来是写
给儿童的，最后是写给娃娃的。”儿童文学
作家金波说，他羡慕圣野的生命状态，因为
圣野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新鲜感，这就使
他有写不完的诗情画意。

如今，圣野的听力不太好，和他说话
必须凑在耳边放大音量。但只要一开口，
圣野的话题还是三句离不开诗。过去，他
总是一边走路，一边构思，有了诗就停下
来写，走走停停，有长有短，走的路多了，
诗也写得多了。在孩子们交上来的一挥
而就的作业本上，他看到了一片明亮的
山火。

圣野有一个“诗化家乡、诗化中国”的
梦想。他建议，要重视地域风格，到民间汲
取营养。

圣野写过一首关于梦的诗——“爷爷
装着一船梦，一船诗，到水汪汪的梦乡，睡
觉觉去了/没有人，会到爷爷的梦乡，偷爷
爷的诗/因为梦乡里是没有小偷的，住的都
是用诗自赋的公民。”

据《解放日报》 施晨露/文

尽管如今以居家为主、外出不多，但
在诗的国度里，圣野一直是逍遥的。熟悉
他的人都知道，他有一个“诗化家乡、诗化
中国”的梦想。不久前，圣野度过了自己
的虚岁百岁生日，距离他“做一百岁到一
百十五岁的诗娃娃”的目标，又近了一步。

圣野：因为天真，所以不老


